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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 

-----以刑科题本、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

常建华 

【摘 要】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，人们买卖刀具、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，场上有木匠、铁匠等手艺人，

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，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。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，如饭店、杂货铺、酒店、

钱铺、药铺等。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，附近居民较多，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。场市隔两天开场，场

期较为密集，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、种地者为多。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，私宰耕牛、赌博、绺

窃、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。场上人多事繁，差役会到场巡查。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“场约”“场头”等。

巴县重视场的治理，场的兴建需要乡约、地邻申请，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，并由场头、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

理，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。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、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，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

责。场被官府派差，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。场市设置栅栏、虎头牌、虎皮棍、梆锣、更夫，以防盗贼，

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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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是四川的集市，分布广，数量大，川人赶集多谓之“赶场”，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四川场市繁盛与其特有的生态环

境有关，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按察使司告示说: “照得川省无地非山，各处居民除市镇而外并无村落，傍麓依山，

星罗棋布，无邻无佑，守望为难。”①无村落而散居正是川省多数地区的特色。研究民国时期四川场市的学者指出: “„„四川

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分散居住的农民，需要借助‘赶场’和‘集镇’来进行商品交易和社会交往。”②这一看法应当也适

用于清代的四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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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学者多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清代四川的“场”进行研究，③比较缺乏从人的角度探讨赶场活动。近年来有学者利用清

代档案中所存口供探讨18 世纪小商贩的生活细节，涉及到四川场上的经商活动，如陕西富平县人仵汉章携小儿子在四川南溪县

李庄场上租了一位监生的一间楼房，开杂货故衣铺； 在四川郫县西堡，来赶场的四川华阳县的李光华时常卖袜子，魏鸶则是卖

鞋子； 重庆府合州兴隆场卖杂货的关文锡也挑货进城买卖。④此类口供在清朝刑科题本大量存留，与赶场相关，无意中记载了

有关场的情况，对于我们了解场与赶场留下了珍贵资料。此外，清代重要商业港口重庆的附郭县巴县档案存世，保留了一些更

具体、专门的有关场的管理方面的记载。笔者试图利用这些档案文献，探讨乾嘉时期四川的场以及相关的赶场与场市管理等问

题。 

一、对乾隆朝巴县及四川“场”的探讨 

已出版的乾隆朝刑科题本编成的资料集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《清代地租剥削形态》

( 中华书局 1982 年) 和《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》( 中华书局 1988 年) 两种，笔者分别从两书中收集了 5 个四川

赶场的事例。另在郑秦、赵雄主编的《清代“服制”命案———刑科题本档案选编》(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) 找到 6 条

乾隆朝四川有关“场”的记载，并将以上 11 例制成下表: 

 



 

 3 

 

由上表可知，11 例之中有7 例记载了“赶场”或“赴场”这一用语，其中第9 例还将“赶场”等同于“赶集”，第10 例

等同于“赶市”，说明这些词汇词义相通。表中使用“赶场”一词的时间，最早是乾隆四年，最晚是乾隆五十四年，基本上贯

穿乾隆时期。 

在赶场活动的记载中，可以看到人们买卖刀具、粮食的活动，如邛州人先正法于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午后，“在场上

买了一把茅刀回去”。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，重庆府巴县人刘灿章“赶驘( 骡) 驮米到八庙场发卖，挨晚场散”。场作为

重要的公共场合，也是谈婚论嫁的地方。在马边厅陈玉隆强嫁寡媳彭氏致氏自缢案中，乾隆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，陈玉隆主使

王起义将彭氏哄接至峰溪场店，十五日，另有人“至场接亲”。赶场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，在场里饮酒吃饭较多，表中第6、

9、10 例都有醉酒的记载。官府对场也有管理，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，达州太平县巡役张成富等“奉票查场”。 

上述刑科题本有关场的资料并不多，记载简略。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① 1对于场的记载则丰富得多，其中有一

些专门的记载，详见表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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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① 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北京: 档案出版社，1991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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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表可知，反映巴县之场的资料始于乾隆二十八年，终于乾隆六十年，基本上是乾隆后期的记载。 

乾隆五十九年，巴县奉省、府信札，于各“场镇”张挂饬禁邪教告示。张贴告示的处所主要是“场”，计有朝天门、太平

门、东水门、南纪门、金紫门、储奇门、千厮门、通远门、临江门、浮图关、鹿角场、界石场、龙凤场、石硚铺、太平场、跳

石场、虎溪场、白市驿、鱼洞溪、永兴场、土主场、走马岗、冷水场、太合场、兴隆场、福子场、铜罐驿、凉水井、瓷器镇、

陶家场、彭家场、木洞镇、白背场，在以上33 个处所中，以“门”为名的9 个，“关” “铺” “岗” “井” “溪”各1 个，

“驿”“镇”各2 个，“场”15 个。其实没有标明“场”的其他处所多数也是“场”，表中的事例就是证明。此外，还有临江

场，①2 可能就位于临江门一带。以上可能是规模较大的场，还有其他场未提及，如例18 的隆兴场。 

表2 还反映出巴县赶场活动的内容。场上有不少店铺，有人在场开铺屠猪并买卖零星米粮盐斤，有人开设酒饭店； 场上商

品繁多，有重庆开丝线铺的商人到各场发卖，小到食盐、菜刀，大到耕牛都可到场上买卖，甚至有违禁物品如硫黄。关于场市

的牛只买卖，还有其他档案作旁证。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宋周南禀状称: 他是农民，“本年三月，在白市驿场市去价局钱

十二钱二百文，得买牛贩龙四海水小牯牛一只耕犁”。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八日曾万德禀状也说，当年正月二十三日，他“在冷

水场凭众去钱十一千，与江姓店寓津民谢大顺买牸牛一只作耕”。② 可见场市为农民提供了耕牛买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①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40 － 241、316 页。 

②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182 页。 



 

 5 

场的兴建需要经县里审批。以乾隆三十八年仁里十甲兴修隆兴场为例，甲内地主彭正明于一月二十六日上禀状申请: 

缘蚁业内地名石砫山，原有大路一条，上连南川，下通长涪，开设腰店二向，发卖杂货，十有余载，毫无扰害。本月二十

日，有艾增阳等一十四人同来蚁家云称，伊等要讨蚁地起修铺房，兴场卖货，更名隆兴场。等语。蚁见伊等俱属殷实，且又老

成，随允无辞，投经约邻陈必高等，言明欣悦。蚁有地主之责，不敢擅便，为此协同艾增阳等奔赴宪辕，禀恳仁贤，赏准给示，

以便增阳等修铺兴场，买卖货物，阖甲均沾。伏乞。 

县正堂批: 场市例不许轻设。如该处为乡民贸易之要地，自应该约地方人等公同报勘，何独尔兴词请示，不准。 

因地主彭正明的个人请示被县官驳回，于是彭正明、乡保分别再上禀状，彭正明禀状说: 

今蚁约得乡保地邻蔡必章、陈必高、汤如常等议得，石砫山地势上通南邑，下通长涪，行人往来，路所必经，且蚁等四乡

遍野，烟户繁稠，尽可设一场市，买卖便益。但以事关新设，未便擅举，理合遵批，协同乡保人等，公恳仁宪，并具无事甘结，

祈恩赏准，以便兴崇。如有窝匪不法，蚁与乡保地邻一同坐罪。伏乞。 

县正堂批: 已批示蔡必章等词内。 

知县这次在蔡必章等文书上的批准词未被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收录，不过三月十一日巴县批准兴场的告示则被收录，内

容是:为严禁事 

案据仁里十甲约邻蔡必章、陈必高、黄国珍等禀称: 缘蚁等甲内兴隆场，系乡民要地，买卖油盐便益，不容啯匪混入贻宰

贻累。诚恐间有无知之徒，饮酒放风滋扰等事，为此公恳赏给严示。如蚁等本场之上遇有不公不法，蚁等自行禀出，倘或外来

棍徒扰害场民者，依示送究。等情。 

据此，合行给示申禁。为此示仰该地居民人等知悉: 嗣后，如有啯鲁匪棍扰害场民，以及私宰、私铸、邪教、窝赌、窝贼、

酗酒、打架等事，许尔等密禀本县，以凭拿究。尔等亦不得借端滋事，妄拿诬指，致干重咎，毋违。特示。①3 

经乡约、地邻申请，知县批准并示禁，隆兴场正式开设。隆兴场地处交通要道，附近居民较多，有商家入驻开店，主要满

足人们日用所需。知县掌控兴场，主要用意在于维护社会秩序，特别是防范啯噜犯罪以及其他社会问题。② 

场还被官府派差。乾隆四十一年就发生了荆兵经过需各场帮办火把差务之事，多数场答应帮办，慈里九甲走马岗场表示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①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48 页。 

②啯噜，盛于乾隆朝的四川，是以抢劫为生的团伙，其抢劫对象以市场及行人为主。参见常建华: 《清代啯噜新研》，《清史

论丛》，沈阳: 辽宁古籍出版社，1993 年，收入常建华: 《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》，北京: 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197 － 

230 页。 

③此处出现“街约”一词，似是走马岗场内的乡约。 

④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54 页。 

⑤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5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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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，被知县拒绝。二月二十七日，走马岗场街约③何其祥、客长金开第、牌头向时芳等上禀请求“苦乐均平”: 

缘蚁等场内铺户四十余家，俱系小本经营。界连壁邑，通省大道，上接来凤驿，下至白市驿，凡有差务毫不敢违。今值官

兵经过，仁恩于白市驿设立站所，各乡场帮办火把等项。蚁场虽非站所，其应付火把、人夫亦复不少。即如前月二十七荆兵经

过，有来凤驿抬夫送至蚁场内丢弃，蚁等出资雇夫送至白市驿，„„切思上站之夫送至下站交替，原有定例。今大兵不日经过，

若不禀明，诚恐各夫以为效尤，必有违误。肯乞仁恩移知壁山县严禁各夫不得中途丢逃。并祈一视同仁，或饬各乡场帮办，或

赏贴费，以资应付，庶公事不致有违，而苦乐得以均平。恩出仁慈。为此，开单粘呈，伏乞太老爷台前俯准施行。 

计粘单一纸 

计开: 帮火把甸子场、龙凤场、圆门场、彭家场、陶家场 

县正堂批: 白市驿系早尖站，不用火把。着各场帮走马岗④ 

可见知县同情走马岗场负担过重，要求其他各场帮忙。据三月二十一走马岗场约客禀，知县要求以上5 个场各帮办火把一

千，“独龙凤场伍客长、胡客长、黄客长藐抗不帮”，甚至“扬言阻各场俱停不帮”。走马岗场约客强调: 走马岗场地当大道，

“今大兵日需人夫，夜需火把，蚁等借钱雇夫，屋壁拆完，无地设买火把”，请求“急拘押帮，免误兵差”。于是，知县批示: 

“原差速押帮办”。⑤ 

巴县的场不少设立于交通线上，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，如表2 中例1。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巴县奉重庆知府转来川省之

饬令，“递解人犯，查明邻封相距远近，如一日行走不到，统于中途建造禁卡”。巴县禀重庆府文表示，该县为附郭首邑，地

当孔道，往来递犯较多，应设立禁卡房。其中正南至綦江马家场界，中间有界石场，原设有卡房； 东南至南川白沙井界，中间

有倒坐场、丰盛场两处，旧设卡房各一所； 西北至壁山青木关界，中间有高店子场，旧设卡房一所。以上各处旧设卡房围墙栅

笼坚固，但历年已久，木料间有损坏之处，因此决定照式补修。关于卡房的样式，据查验高店子卡房的书役报告: “其旧制卡

房墙垣，前面墙高九尺，后面墙无石脚，墙只高四尺，横二丈一尺，外面无夹墙，左右墙垣俱抵官店正房，墙高九尺、长六尺。

至于卡内地板，木杆多半损坏，而墙垣亦多倾颓。”其实，巴县其他地方的场也修有禁房，如例2 的节里二甲迎龙场江西民张

隆仕开饭店生理，乾隆四十二年木洞司官员住店，称其道路通交南邑，“谕该场约客修理禁房，往来人犯投宿，以便收禁防范”。

于是合场公议，暂借张氏店铺内左边房圈一间，修设禁房。然而其路并非大路，并无招解遣犯经过。至乾隆五十三年，张氏要

求该场“四省贸民”另外置地拆修，但是经过六年仍未见觅地拆修。张氏打算将房店顶卖归籍，然而因铺内修有禁房，人们均

畏不买，于是他请求县官拆修。①4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①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54 － 55 页。 

②关于清代乾嘉时期四川基层社会的乡约、保甲等设置，请参见常建华: 《清乾嘉时期四川地方行政职役考述———以刑科题

本、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》，《清史论丛》，北京: 社科文献出版社，2016 年第 1 辑。 

③关于客长，可参阅梁勇: 《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》，《史学月刊》2007 年第 3 期。 

④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199 页。 

⑤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02 页。 

⑥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02 － 203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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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节里二甲迎龙场的事例出现了“该场约客”的用语，实际上是指场的乡约、客长等管理人员，而在例1 中则出现“约

保”( 乡约、保甲) 和“场头”等用语，② 指的也是这类人员。乡约管理本地人，客长管理外地人，③ 迎龙场就有“四省贸民”，

例6 直里四甲有王场头、翁客长，例7 治马鬃场也有场头王宗仁。巴县档案还有签充场头、客长、乡约的珍贵资料，比较全面

地反映了对场的管理以及场的状况。如乾隆二十八年刘硕甫、王彩如签举陶家场乡约: 

窃惟巴邑城市乡镇俱设约保小甲，以靖地方，缉盗安民，„„惟有蚁等甲内地名陶家场铺户二百余家，只有场头客长，缺

少乡约，每逢场期赶场民集，又兼大路要道，东通南川、綦江，西达江津、壁山，往来客商络绎不绝，屡次凶闹，无有乡约理

难化奸。今蚁等场众公举兄孔文为人老成，家道颇殷，„„堪充乡约。④ 

该乡约是场众公举并得到县官的首肯产生的。再如乾隆三十四年廉里三甲乡约黄兆之、地主冉弘道签举安凤场场头、客长，

并要求县官给照: 

情蚁甲内安凤场居民二十余家，俱开铺盐茶、杂货、屠猪生理，均有执业，无场头客长，公事是非，无人承办稽查。蚁系

乡约，不敢隐讳，理合签举场头客长，认办场内事务。是以协同场民公议，周旭万为人老成，承充场头，谢明睿正直端方，堪

充客长。恳恩赏准给照充当，并祈赏示晓谕，俾办公得人，责成有专。阖场均沾，上禀状伏乞太爷台前赏准施行。 

县正堂批: 准签，不必出示。⑤ 

同陶家场一样，安凤场也是由场头、客长与乡约共同治理，三者系场民公议产生。巴县给安凤场的执照保留了下来，照上

除了场头、客长外还包括保长郑君扬，执照规定了他们的职责: 

嗣后，凡遇场内公事，务须协同乡约勤慎办理，仍不时稽查啯噜、匪类、娼妓、赌博、私宰私铸、邪教端公，以及外来剪

绺擢白、面生可疑之人，许尔密禀本县，以凭重究。倘赣循庇容隐，一经查出，决不姑宽。⑥ 

可见，场头、客长等协同乡约主要办理场内公事，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。又如，乾隆三十四年谢占魁认充冷水场

场头事，由该场壬惠功等11 人公举，他们的签呈说: 

情蚁等住居冷水场，一场商贾，四乡买卖，每逢场期往来□□□人，凡遇排解稽查，甚至奉公办事，奔走不遑，理合举场

头协办。是以蚁等阖场□□□□正直端方，堪充场头之任。⑦ 

智里四甲的谢占魁写有认状，愿充承值，巴县正堂随即颁给执照。廉里四甲王凌云任冷水场客长三年，他籍隶江西，乾隆

三十六年欲归养亲，推荐场内章日兴接替，故缴照，据说“场众均已协妥”。⑧ 

此外，还有乾隆三十六年陶家场客民刘发梁认充客长，乾隆三十八年仁里十甲隆兴场民艾增阳、郑文尊认充场头、客长，

乾隆四十二年慈里九甲走马岗场王仕胜承充客长，乾隆六十年节里四甲毛家场头张仕荣等签举胡宗孟四个事例。其他巴县档案

里也有场约、场头等记载，如乾隆五十八年冷水场发生买牛纠纷，凭场约隆含章等“理剖”。 

关于客长、场头对于场的管理，首先场头要执行官府派差，向铺户收钱雇夫。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居义里场头蒋轩

扬诉状写道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⑦四川省档案馆编；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03 页。 

⑧四川省档案馆编: 《清代巴县档案汇编》( 乾隆卷) ，第 204 页。 



 

 8 

情蚁在蔴柳场开饭店生理，承充场头。守法办公，通场共知。嗣因本年五月官船过境，雇夫八名，应送每名二钱一百六十

文，原系出自铺户，久有成规。众铺俱皆乐从，惟资荣山仗恃刁健，不惟不帮，反把持张考荣等四人分文不出，以致客长余择

同蚁禀经木洞牛主。①5 

乃是场头与客长将不愿出资雇夫的商户告到官府。其次客长须接待查场公差，向铺户摊派。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七日正里

九甲客长毛柱斌、朱仁雄禀状写道: 

为抗公凶欧叩赏法究事 

情蚁二人场众签充客长，沐赏给照。遇公办差，清理场事，安分守己。本月初三日，有专城汛主来至北碚查场取结。场内

不许赌博招匪，历来成规。兵丁酒饭食费及汛主下程，蚁等铺民公办，况亦无几，每户出差银廿四文，开销酒肉饭食各项，通

场清算并无浮收。初五日，蚁等收钱，有场内陈文光与陈升自号陈( 承) 头，逞凶强暴阻霸通街，不许帮结差钱。蚁等理言，

向来查场差钱，均场内公办，且微数无多。② 

乃是该场有铺户不许帮结差钱，客长报告了官府。再次客长应及时向官府报告场市安全问题。乾隆六十年闰二月初七日兴

隆场客长王廷先、王联升禀称: 

情蚁等承充蔡家场首人，体德办公，不敢妄为。因本月初二日，否何方痞匪来蚁等蔡家场，一行数十余匪，在场骚扰窃拿

钱布。蚁等若不禀明恩电，恐后匪贼来场滋扰祸累。蚁等有首人之责，不敢隐讳。是以禀乞。 

县正堂批: 候即移营会差兵役截拿究办。如敢抗拒，致被格杀，即照律予以毋论。③ 

乾隆年间四川啯噜盛行威胁场市正常进行，巴县出台了相应的防范措施。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巴县移文，在各乡场

市镇设立新式牌棍黄旗，上书“啯匪”字样。除差传市镇约保，速令呈缴外，还将从前给发黄旗牌棍一体送县更换施行。根据

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巴县谕示，新换的黄旗牌棍是: 

( 一) 稽查酗赌棍徒严拿窃盗匪类黄旗式 

( 二) 禁止酗酒打降严拿棍徒匪类木牌式 

( 三) 专打恶匪木棍式 

( 四) 晓谕逃兵自首碱等可获全生急宜猛省④ 

该谕示被抄写了五十张于各路分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①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38 页。 

②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38 页。 

③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60 页。 

④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96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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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嘉庆刑科题本所见四川“赶场” 

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《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》( 天津古籍出版

社 2008 年) 所载四川刑事案件中，许多都是发生在事主赴场赶集时，我们将收集的事例制成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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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 中74 件关于场集的记载说明了场的普遍性和日常性。透过表中所列信息，我们可对四川的场有所了解。 

首先，表中刑科题本涉及的地区几乎遍及四川各府州厅。其中，成都府8 件，包括崇庆州、汉州、彭县( 2 件) 、灌县、

金堂县、什邡县( 2 件) ； 重庆府6 件，包括江北厅( 2 件) 、巴县、长寿县、永川县、江津县、铜梁县； 保宁府3 件，包

括南部县、通江县、剑州； 顺庆府4 件，包括大竹县、广安州、渠县、岳池县； 叙州府7 件，包括富顺县( 2 件) 、隆昌县( 2 

件) 、长宁县、雷波厅、宜宾县； 宁远府3 件，包括盐源县( 2 件) 、西昌县； 雅州府4 件，包括雅安县( 2 件) 、荥经县( 2

件) ； 嘉定府4 件，包括乐山县、威远县、荣县、犍为县； 潼川府8 件，包括盐亭县( 2 件) 、乐至县( 2 件) 、中江县( 2 

件) 、射洪县、绥宁县； 绥定府达县2 件； 邛州直隶州3 件； 绵州直隶州3 件，包括绵竹县( 2 件) 、安县； 资州直隶州4 

件，包括仁寿县( 3 件) 、资阳县； 茂州直隶州3 件，其中汶川县1 件； 忠州直隶州1 件； 酉阳直隶州彭水县2 件； 眉州

直隶州1 件； 泸州直隶州2 件，其中江安县1 件； 松潘厅1 件； 叙永厅1 件； 龙安府江油县2 件； 太平直隶厅新宁县1 件。

以上共计10 府、7 直隶州、1 直隶厅、2 厅，其中，潼川府、成都府、叙州府、重庆府较多，有6 ～ 8 件，顺庆府、雅州府、

嘉定府、资州直隶州、保宁府、邛州直隶州、绵州直隶州次之，有3 ～ 4 件，其他则有1 ～ 2件。至于每个县一般是1 ～ 2 件，

个别如仁寿县有3 件之多。 

其次，表中共有35 个场名，其中为“某某场”的有27 个，8 个没带场字的场名分别是观音桥、青市镇、雁门坝、鱼水街、

下场乡、胡家寺、洛碛、凉水井，这些名称更直接反映场与乡镇、桥坝、寺井以及街道的关联密切，属于交通较为便利、人口

聚集的经济、文化中心地区。带场字的名称也多是如此，像夹门关场、柳街场、街头桥场、修溪坝场、郁山镇场、五宝镇场、

水口场、下江口场、塘坝场等即是。此外，称某家场的也较多，如冉家场、尚家场、蔡家场，接近的名称还有黄店场。 

再次，关于赶场的用语，表中“赶场”出现47 次，“赶集”出现14 次，其中赶场、赶集同时出现的有3 次，更证明这两

个词意思相同。此外还出现过“赶禁”一词，但不排除这是赶集的误写。 

最后，许多案件都发生在去赶场或赶场回来途中双方见面时，① 6出外赶场的大量出现，说明人们经常去赶场，在场上见面

的概率较大，有几起则发生于双方约定在场上见面时，也说明当事人感到赶场见面比较方便。 

从资料中赶场活动的零星记载，我们尝试做出场的拼图。首先，场是日用品买卖的场所，有两例在场上买了尖刀，其一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①另据《清仁宗实录》卷 115 嘉庆八年六月丙戌条记载，四川富顺县民“何秉成赶场，路遇余廷璠向索鸡只，彼此詈骂，何

秉成即拔身带铁尺叠殴致伤”，也是一个例证。 

②杜家骥主编: 《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》，第 3 册，第 1718 页。 

③常建华: 《档案呈现的清中叶河南乡村社会———以 59 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例》，苗长虹主编: 《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》

第 5 辑，开封: 河南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56 页。 

④郑秦、赵雄主编: 《清代“服制”命案———刑科题本档案选编》，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451、463、463 

页。 

⑤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上册，第 397 页。 

⑥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98、204、348、206 页。 

⑦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26 － 32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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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把切面尖刀，还有一位铁匠变卖菜刀。场上也修理工具，有人菜刀脱了刀柄，带去场上修整。不仅有铁匠，还有雕花木匠等。

粮食交易也很活跃，以顺庆府大竹县观音桥为例，即有人挑米到场上发卖，茂州也有人背粮到场上发卖，保宁府剑州下江口场

则有人卖面。除此还有卖糖、卖布的，赶场离不开衣食用品。 

其次，场也是人们休闲、娱乐的地方。潼川府中江县回龙场有人看戏，其他场有人在店内吃茶、喝酒。不少人在场开店，

比如饭店、杂货铺，有两例是合伙开酒店、钱铺。成都府什邡县尚家场有人行医卖药，场上还有酒店、药铺等。 

再次，场上人多事繁，有必要维护秩序与安全。有的场发现有人偷窃店内钱文，一些资料记载了差役到场巡查，茂州直隶

州汶川县尤溪场、潼川府绥宁县塘坝场就有巡役或捕役巡查。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，潼川府中江县青市镇设有“场约”，

推测是以乡约维护场的秩序； 保宁府剑州下江口场设有“场头”进行管理。我们看一个具体事例。遂宁县人王荣，年二十岁，

充当捕役。嘉庆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，他同杨福奉票巡查地方， “挨黑时候，走到塘坝场徐思诚店前，见徐思诚拿住一贼，名

叫戴登富。说因偷窃店内钱文被他拿获”，② 接着便由捕役处置此事。 

我们还可以将四川赶场与河南赶集比较，看看南北方的异同。《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》记载了河南地区的7 个赶

集事例，“在集上的活动有宰猪、卖猪、买屠刀、卖修车铁锤、装修锄柄，可见购买、修理工具与卖猪、买肉是集市的重要活

动”。③ 

此外，其他清代档案资料也有四川赶场的记载。《清代“服制”命案———刑科题本档案选编》记载了三例，均是嘉庆五

年的。④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上册记载，汪应洪于嘉庆六年秋“贩绒花往铜梁县赶场发卖”。⑤ 从这些赶场、赶集的事

例还可以看到场上贩卖绒花、鼠药等物品的情形。 

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记载的赶场资料较多，揭示了一些问题。首先是场期，嘉庆十年八月二十六日正里四甲

兴隆场场约周联章等禀称，兴隆场每逢三、六、九为场期。嘉庆二十一年刘大顺等禀称，天赐场乡民于四、七、十之期，赶集

贸易。又据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巴县谕示，忠里七甲六角场每逢四、七、十为场期。道光三年三月十八日袁作介等禀状

称，丰盛场壤接涪、南，凡买卖人等，每逢三、六、九赶集。⑥ 这4 个场均是隔两天开场，场期较为密集，而且各场开场时间

或三、六、九，或四、七、十，时间错开，便于人们到不同的场赶场。 

其次是场市的人口构成与职业。嘉庆年间巴县推行团练，以嘉庆二十年二月十九日节里十甲凉水井团为例，根据团册人口

自然构成统计表，总户数77，团首二人，约客二人。共七牌，一至六牌每牌十户，第七牌17 户，每牌第一户为牌首。又据户口

社会构成统计表可知: 总户数77，其中米房4、饭店5、酒馆5、茶馆9、杂粮1、卖盐2、布店4、染布1、换银1、杂货1、粮食1、

药铺3、纸店1、挂面1、屠猪1、裁缝1、开店( 旅馆) 4、糍粑2、铺户2、木匠3、担柴1、佣工7、种土7、教学1、不详1。⑦ 该

团的职业有24 种之多，其中佣工、种地都是7 户，比例较高。绝大多数经商为生，最多的是从事茶馆、饭店、酒馆等餐饮业，

再就是开设米房、布店、旅馆等衣食住日常所需店铺，药铺、木匠也较多，此外是其他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服务行业。 

再次，开场期间，摊铺众多，人来人往，也有不少违法行为存在。如嘉庆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余杨氏报状称，本月初七有熊

彪、何麻子来家抢掠，“初八日氏喊鸣石龙场约有岑南计认承查明，退还各项”。啯噜也经常于场市抢窃，嘉庆十年八月二十

六日正里四甲兴隆场场约周联章等禀称: “近有不法啯匪，往往在于各场肆行擢窃，受害难言。”①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①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41、348 页。 

②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98 页。 

③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05 页。又，乾隆三十一年出现过川民认为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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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庆后期的两则巴县告示反映了场市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。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巴县谕示: 

为协心示禁，以靖场市事 

案据忠里七甲客长王国鼎、彭秀美、地主彭儒魁禀称: 情民等六角场，每逢四、七、十场期，路通云贵两省大道，民等屡

经请示严禁宰牛赌博，历年地方宁谧。不料今有等无聊痞棍，又敢在乡私宰耕牛，负来场市躲藏私卖。又有一等铺户私行窝集

赌博，引诱良家子弟，叠次酿祸不宁。更有一等痞棍勾引外来匪贼，每遇场期来场绺窃，甚至夺抢客货。种种不法，实难枚举。

民等屡经协同查拿，难以捉获。为此协恳出示严禁。等情。据此，除惩批示外，合行出示严禁。为此示谕该场铺户居民人等知

悉。嗣后如有前项不法匪徒在彼滋扰，许尔等指名具禀本县，以凭拘案究惩。但尔等毋得因有此示挟嫌妄禀，致干查究不贷。

凛之! 慎之! 毋违! 特示② 

看来私宰耕牛、赌博、绺窃、抢客是六角场存在的严重问题。再看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巴县告示: 

为协恳示禁事 

案据直里一甲约客陈一安、邹天顺禀称: 情约等龙隐镇四省客民烟户八百余家，前月内经绅耆铺民人等举签约二人承充。

约客遵奉牌照，稽首痞匪、娼、盗、赌博、宰杀一切不法事件。惟因春际之时，乡间有瘟毙牛只，剥肉负镇发卖。诚恐不法之

辈，藉此为名，接买贼赃，亦携牛肉来镇私卖，均未可料。约等爰集合镇人等酌议: 凡于瘟毙之牛，听其在乡或剥或埋，有乡

团经管，一概不许入镇。倘请示禁止之后，再有送卖牛肉，即行扭禀送究。故将酌议原由，协恳宪恩赏准出示谕禁，以靖镇市，

均沾不朽。等情。据此，除呈批示外，合行出示严禁。为此，示谕军民人等知悉，嗣后如有贪利之徒剥卖瘟毙牛只，许尔等指

名具禀，本县以凭拿究。该约等不得挟嫌妄禀，致干并究。各宜凛遵! 毋违! 特示③ 

该告示禁止剥卖瘟毙牛只，可见问题比较严重。乡约、客长的职责为“稽首痞匪、娼、盗、赌博、宰杀一切不法事件”，

禁止宰杀牛只是基本内容之一。 

治理场市还包括禁止出售假银。嘉庆十九年十月十七日黄联元等供状称: 

黄联元供: 小的是虎溪场乡约。今三月间，有久倾假银的吴荣魁来场，在廖廷良家藏匿，欲倾假银。被乡约查知，将他赶

逐去乞。迨后到本月十五日，有举人张铮向乡约说知久倾假银的吴荣魁复来场上廖廷良家藏匿，有熊学彬以镜银八十两即倾一

百两□□的话。乡约即去访查，这吴荣魁实在廖廷良( 家) 藏匿，乡约才把他二人禀送案下，今蒙审讯，只求严究。④ 

吴荣魁是“久倾假银”者，被虎溪场乡约两次查获。此外还有人在场市违禁买卖硝石，如嘉庆五年九月初九日卢大元供状

称: “八月间，小的在陈家场买鸡，无有鸡，就买硝几担。”⑤ 

又次，官府也在强化场市的管理。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巴县告示反映了强化场市管理的措施: 

为再行出示晓谕，严拿匪徒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毙牛肉可能将“瘟气传染家中牛只”的记载，见郑秦、赵雄主编: 《清代“服制”命案———刑科题本档案选编》，第 143 页。 

④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54 页。 

⑤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63 页。 



 

 16 

照得前奉府宪札饬，各乡场市镇设立栅栏，置备高脚虎头牌、虎皮木棍。大场设牌四面、棍八根，中场牌三面、棍六根，

小场牌三棍四根。虎牌上大书“奉宪明文严拿匪徒，如敢拒捕，格杀勿论”字样。虎皮棍上大书“专打匪徒”四字。每场置备

梆锣，应雇诚实更夫轮流值更，以防盗贼窃发。如有不遵，即行严究。等因。曾经出示晓谕在案。①8 

场市设置栅栏、虎头牌、虎皮棍、梆锣、更夫，以防盗贼。 

嘉庆年间推行团练，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。嘉庆十九年九月沿河缉盗章程规定中有这样的内容: “凡沿河场市以及居

住民人，必须查照设团之法，将何处地方应归来某场约保经管，何塘卡兵役应归何段协同经理，逐一分段编连。倘境内失事，

该兵役鸣锣号召，约保人等立时聚众鼓勇擒拿，如敢观望不前，许兵役指名禀究。”② 前面提到过的凉水井场市即组织有团练，

再看天赐场，嘉庆二十一年刘大顺等禀称: 

天赐场，系属塘路，上通綦、南、云、贵，下达长、涪、两广。该地原有腰店八家，昔年乡民在彼贸易，兴场赶集，因逢

岁歉，有卖无买，停未赶集。兹逢年岁屡丰，乡民仍于四、七、十之期，赶集贸易，渐有牛只、油、盐、杂货等物，货以日增，

人因日倍。蚁等属在该境团首，伏思场市通商，有益于民； 又思交易往来，贤愚不一，酒肆茶轩，难保无有斗殴口角，若不议

立首人，何以约束是非。遍坊场众惟李正槐、李正和为人正直端方，殷实敏达，举签不疑，先有示谕磨灭多载。为此合禀作主，

一面赏示禁止酗酒痞流，一面发给腰牌，俾专责成。③ 

该场举签首人配合团首维持秩序。 

首人往往出自乡约、客长，不法者苛派铺户，被称为“婪约”。嘉庆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正里八甲饶兴贵等禀状称: 

情蚁等系土主场地主、铺户，苦贸活生。殊遭该场约客丁大有，黄斌、费秉汉、周伯爵仗充首人，藉公为名，每每苛派铺

户，勒收钱文，俵分肥囊，稍不遂意，动辄凌辱。铺户受害，人人切齿，个个吞声，敢怒而不敢言。今蠹等乘督宪过境，仁天

并未示谕蚁等铺家派夫，蠹等自充首人以来，一年三节，每节每户勒收蚁等节礼钱一百文。又因本年正月十四尹心臣殴毙吴德

数，伊等来谕候讯回乡，每户勒派钱三百、一千文不等。宪恩发给门牌，不派民间分文，伊等每户勒收钱二十四文，种种苛索，

蚁等受害难堪。如此婪约，深为民害，不恳严惩，贸民实难聊生。④ 

铺户状告了借出公差勒派他们的约客。差役到场市拿走货物不给钱的现象也有，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巴县刑房喊单记载: “周

大兴，年三十七岁，巴县人，身平日卖布营生，今年五月二十七日身赶土主场卖布，有巴县总役龚顺向身扯布一丈五尺，共欠

钱三百一十六。”⑤ 总役欠钱不还，实为勒索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 ①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62 － 363 页。 

②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46 页。 

③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04 － 205 页。 

④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241 页。 

⑤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185 页。 

⑥四川大学历史系、四川省档案馆主编: 《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》下册，第 30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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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约不是好差事，铺户不愿承担，官府要求铺户轮流担当。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巴县某铺户禀称: 

为贫朴难充，恳恩另签事 

情蚁系璧邑人氏，染匠手艺生理。今五月内，来恩治石龙场开小染房，冀度日食。突□□初五有□差票唤云，场众公举议

充当场约。蚁和骇异。切充当首□，必须殷实老成之人，今蚁乃幼朴手艺之徒，焉能充当? 又不能周认场众□□匪类，恐误差

事。是以恳宪作主，另签老成谙练，庶不误公。公私均沾。 

县正堂批: 尔既在场开铺，自应轮流充当，毋得推诿。⑥ 

在场开铺者充当场约也成了义务。 

三、结语 

综上所述，乾隆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，人们买卖刀具、粮食，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，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。

巴县的场上有不少店铺，或开铺屠猪并买卖零星米粮盐斤，或开设酒饭店，在重庆开丝线铺的商人到各场发卖，小到食盐、菜

刀，大到耕牛都可到场上买卖，甚至违禁用品如硫黄。 

乾隆巴县档案揭示出，场的兴建需要向县里审批。如兴隆场经乡约、地邻申请，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方正式开设。该场地处

交通要道，附近居民较多，有商家入驻开店，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。知县掌控兴场，主要在于维护社会秩序，特别是防范啯

噜犯罪以及其他社会问题。场还被官府派差。巴县的场不少设立于交通线上，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。巴县档案还有签充场

头、客长、乡约的珍贵资料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对场的管理以及场的状况。场头、客长与乡约系场民公议产生，共同治理场市。

巴县所给执照亦有保留下来，规定场头、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，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。 

嘉庆朝刑科题本反映出更全面的四川赶场活动。许多案件都发生在去赶场或赶场回来途中双方见面时，出外赶场的大量出

现，说明人们经常去赶场，人们场上见面的概率较大，也说明当事人感到赶场见面比较方便。场是日用品买卖的场所，刀具是

场上的重要商品。不仅有铁匠，还有雕花木匠等。粮食交易在场上也很活跃，此外还有卖糖、卖布的，赶场离不开衣食用品。

场也是人们看戏、吃茶、喝酒休闲、娱乐的地方。不少人在场上开店，有饭店、杂货铺、酒店、钱铺、药铺等。场上人多事繁，

兼有人行窃，有必要派人维护秩序与安全。一些资料记载了差役到场巡查，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“场约”“场头”等。 

嘉庆朝巴县档案揭示了有关赶场更多的情形。如场期，有 4 个场均是隔两天开场，场期较为密集，而且各场开场时间或三、

六、九，或四、七、十，时间错开，便于人们到不同的场赶场。再如场市的人口职业构成，以节里十甲凉水井团为例，该团 77 户

的职业有 24 种之多，其中佣工、种地比例较高，绝大多数经商为生，最多的是从事茶馆、饭店、酒馆等餐饮业，其次是开设米

房、布店、旅馆等衣食住日常所需店铺，药铺、木匠也较多。又如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，私宰耕牛、赌博、绺窃、抢客等较

为严重。官府禁止场市剥卖瘟毙牛只，禁止出售假银。此外官府也在强化场市的管理，场市设置栅栏、虎头牌、虎皮棍、梆锣、

更夫，以防盗贼，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。 


